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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 ! !辣拉我十几岁个辰
光，每到过年前个一个礼
拜，印象最深个就是一片

忙碌，屋里向要大扫除，玻璃
窗揩清爽，地板用老碱水刷一
遍，板壁浪个糊墙纸也要换上

新个，搿种上蹿下跳个生活，爷娘
就交拨我了。另外，上海人家侪要
磨一缸糯米粉，包猪油黑洋酥汤
团比干粉细腻，搿个生活我也逃
勿脱。阿拉祖籍是浙江绍兴，过年
有三只菜是准定要备齐个：水笋
烧肉、黄鱼鲞烧肉、黄豆芽烧油条
子。水笋用淘米水发好后，也要我
切。姆妈一再关照：切得越细越
好。其实迭个辰光弄堂里自有乡
下人掮着长板凳来叫唤切水笋
个，腔调就跟磨剪刀一样，但是姆
妈要省几只角子，叫我切。满满一
大砂锅水笋切好，勿但手上起泡，
浑身骨头也散脱了。

所有生活停当，养辣一只青
花大海碗里个水仙花一声勿响个
开了，寒冬腊月光线勿足个后厢
房就弥漫起淡淡个幽香。接下来
阿爸买来红纸头，裁成长条写春
联，伊是照着毛主席诗词写个，写
好后要我跟伊一道反复读几遍，
生怕写错脱。贴好春联，弄堂里就
响起了鞭炮声，我想下楼看闹猛，

被姆妈一把捉牢，要我摊蛋饺。心
里一百个勿情愿，唉，我哪能像童
工一样苦啊！再一想，四个哥哥侪
辣海外地，最远跑到黑龙江跟新
疆，过年了，伊拉会勿会回来呢？

四个哥哥总有一两个会辣搿
一年个春节回来探亲，我也盼望
伊拉回来。哥哥回来总会带点土
特产，屋里向个小菜也会好一点。
晓得伊拉回来了，上海及周边城
市个亲戚也更有理由来拜年了。
哥哥们（后来再要加上嫂嫂们），
我个七大姨八大姑还有堂兄弟
表兄弟等等，有辰光正好同一天
来，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屋里向
个地板辣抖豁，水仙花个叶子也
辣抖动。吃饭要开两桌，圆台面
摆开要分先后，凳子勿够到邻居
屋里去搬。我帮姆妈打下手，顺
便偷吃一只蛋饺一块熏鱼，搿是
我个福利。到了廿岁出头，我也
会烧整桌头个菜了，围单一系神
气得很，亲戚侪表扬我烧得“跟饭
店里一样”，我个诀窍其实就是多
加味精多加油。老酒吃过三巡，大
家就会交换各种小道消息，送菜
个辰光听到几句，耳朵竖得老高，
阿爸事后关照我：“勿要到外头乱
话三千啊！”

大家来拜年，吃饭问题还好
解决，夜里睏觉就麻烦了。我记得
有一年过年屋里向共总有十四个
人，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只阁

楼，再打只地铺，算来算去只摆得
平八九个人，还有五六个哪能办？
我真替姆妈捏把汗，想勿到她大
将风度，照样笑嘻嘻，还吩咐我
去烧一锅浆糊，要拿我四个从杭
州来个表兄表姐糊辣墙头浪，真
是笑煞人。最后，姆妈领伊拉到
楼下前厢房去睏，这家邻居正好
去乡下过年，姆妈事先跟伊拉要
了钥匙。

还有一年，阿拉屋里向来了
一位老长辰光勿联系个远房亲
戚，听说辣香港发了小财，伊到了
上海就住进南京西路华侨饭店，
每夜天 "#块港币，相当于当时职
工平均工资个四分之一，老吓人
噢。我跟阿爸去看伊，搿是我第一
次走进高级饭店，大气勿敢喘，脚
底下打飘。进了客房，吃过奶油蛋
糕跟仔咖啡，收下见面礼（红包事
后要上缴个），有人笃笃敲门，是
服务员来送开水，亲戚接过热水
瓶，表示“三克油”，随手塞拨伊两
块港币。我又吓了一跳，搿是资本
主义社会流行个小费嘛！再讲两
块港币太结棍啦，当时老虎灶里
泡瓶开水不过一分洋钿嘛。更过
分个是，阿爸向迭位亲戚宣传祖
国个大好形势总共花了一个半钟
头，服务送了四趟热水，进账八块
港币。我真想跳起来跟迭位香港
亲戚讲：爷叔，开水我去泡，小费
侬就拨我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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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小时候偏食，
爱吃酱肉。哥哥说：
“浙江路陆稿荐的酱
肉最好吃，母亲就关
照车夫去买六块，兄
弟三人分来吃。

为什么陆稿荐的酱肉特别好
吃，陆稿荐这个古怪店名有什么来
历？
传说在民国初年，苏州有一个

姓陆的在葑门开一爿肉店，兼卖烧
熟的酱肉，可是雇用的师傅不懂调

味和火候，烧出来的酱肉既不酥软
也无味道，生意冷清。某日，有一
烂脚叫花子躺在店门口，身上披
条稻草编结的稿荐，冻饿待斃。乐
善好施的陆老板好心施舍菜饭，
还留他在店内过夜，一连数天。第
三天，叫花子离去，留下那条稿
荐，老板拿来当柴火烧酱肉，顿时
喷香扑鼻，美味可口，吃客争先来
购买。肉店从此生意兴隆，陆老板
就以陆稿荐为店名，搬到上海来让
上海人享口福。

! ! ! !辣俗常生活中，上海人对钱
个数量单位，喜欢称块勿喜欢称
元，几块钱会比几元钱更加鲜活，
如果是辣菜场讨价还价，“几元
钱”恐怕是还勿了啥个价个，因为
搿勿像是上海人个说法，有点阿
乡兮兮【乡下人】。比搿一个数量
单位更加值得琢磨个是，辣有 $%

元、"%%元票面诞生之前，上海人
有一个勿知从何时诞生个习惯，
辣钱个金额之后，要加一个后缀
词：洋钿。勿管数额大小，洋钿两
字一定跟辣最后。十块洋钿，一块
洋钿，哪怕是角和分，照样是洋
钿。话梅，一角洋钿；葱姜，一分洋
钿。即使是问价：搿物事几钿【这
东西多少钱】？也还是从洋钿简化
而来……十元曾经是最高票面，
"&'$年发行个一套，其中一面是

工农兵为首个人民群体画像，被
称之为“大团结”，不过搿已经是
年轻人个时尚称谓了，对于上海
人来讲，“洋钿”才是心中最长久
最普遍最温馨个，连说起来都温
情脉脉：“洋钿”两字说得快而含
混，“洋”个发声勿是“洋”，更加接
近于“杏”个沪语，“钿”则是轻轻
个“滴”了一下。

全中国，还只有上海是搿能称
呼。有笑称大洋个，却呒没听说洋
钿个。

是勿是上海人与西方文化更
加贴近？洋山芋，洋火，洋装……侪
有“洋”字相随，上海人对洋货，确
实有最高级别个拥有和喜欢。只是
被称为“洋钿”个钱，是本国个人民
币，绝非外币。真个到了用外币个
份上，上海人倒是勿称洋钿了。美

元叫做美金，辣元之上，金额无论
大小，单位只有一个：美金，从一美
金到一万美金；“美金”两个字，既
代表了单位名称也代表了币种，足
见当年美元辣上海人心中个霸主
地位。美元都勿是洋钿，对人民币
何来称洋？到了 "&(%年代，有人出
国要到黄牛手里换美元个时候，美
元也叫做“美格里”；为了避免被警
察问罪，美元还有一个更加隐晦个
名字“绿纸头”———美元票面是绿
色基调。

偶尔有一次，我从已故滑稽戏
大家姚慕双周柏春个独脚戏《宁波
人学英语》中得到一些联想。我记
住了搿样子一句：“来是坑，去是
狗，一块洋钿温淘箩”。两位艺术家
玩弄了一小把中国式英语，将美元
单位 )*++,-比作淘箩，一美元就是

温淘箩。洋钿还真是从外币而来。
恐怕辣上海人个潜意识里，纸

币是舶来品，而美元是硬通货，所
以美元就是洋钿，洋钿就是美元。
虽然中国辣北宋时期就有了货币，
但是真正从流通个意义上来说，纸
币还是外来个。银洋钿是个很奇怪
个称呼，伊是中国个，多少万两银
子，从来是从家族到朝廷个家底，
也是开销，却被称之为洋钿，因为
银洋钿改变了银子个属性，原先是
多少万两银子，银洋钿使银子有了
面额，有面额葛就是洋钿了。去问
问昔日个上海小姑娘，出嫁是否会
有娘家压箱底个银洋钿，就晓得洋
钿辣上海人心里个分量了，也就知
道“洋钿”会搿能强烈个渗透到人
民币中。

只是有了 $%元和 "%%元人民
币，“洋钿”后缀勿上去了，读起来
勿流畅，年轻人也呒没洋钿意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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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冷天个太阳是珍贵个。到冬日
个太阳下面去享受阳光，北方人讲
个是晒太阳。上海人勿然，上海闲
话讲是孵太阳。孵是一个有味道个
词眼，看上去伊有点一动勿动，而
实际上伊却外静内动，伊辣安静中
散发着生命个气息。上海人用到孵
个地方还有一个：孵咖啡馆。咖啡
馆是一个交际会友个场所。孵辣里
向，品品浓香咖啡，看看周围个人
生世界，完全是一副以静制动个姿
态。我欢喜孵咖啡馆。

老晚报复刊之初辣九江路靠
外滩个一幢老个洋楼里，离大名鼎
鼎个中央商场仅百步之遥。中央商
场靠南京东路一端有一个上下两
层个东海咖啡馆。阿拉报社个一批
编辑、记者只要有点空隙个辰光就
钻到东海去了。人少个辰光，两三
知己孵到靠窗个火车座位上，吃吃
咖啡、看看街景。人多个辰光，可以
拿几只小方台拼成一长条，天南地
北，茄茄山河、吹吹牛皮。东海咖啡
馆里最多个是上海滩个一大堆老
克勒。伊拉常常是洋装笔挺，头发

锃亮、皮鞋锃亮，功架十足。老克勒
们对老上海个怀旧辣一言一行、一
招一式中散发出来。伊拉拿淮海路
叫作霞飞路，拿复兴公园叫作法国
公园，拿茄汁浓汤叫作罗宋汤，拿
打台球叫作打落袋。老克勒好像还
生活辣老底仔个上海滩。就是伊拉

个时髦也是老古董式个派头。伊拉
固执得可爱。还有一大群新潮流个
脚色孵到东海咖啡馆里来，伊拉是
中央商场里占到了摊位个小老板。
生意空个辰光，伊拉到此地来攀谈
生意经。衣裳从啥地方批来，皮带
到啥地方出货。赚铜钿是主旋律。

小老板里女个老板娘不少，伊拉轧
了一道更加闹猛。除了谈打扮、谈
化妆，打麻将是伊拉个中心议题：
“昨么子我个一副清一色我摸到了
绝三万！”“啥个希奇勿煞，我前天
大吊车杠开了！”伊个辰光，阿拉还
刚刚入门麻将，听伊拉个麻将经就
好比听教授上课，一响也勿敢响。

东海咖啡馆个价钿老便宜个。
一桌人孵了一个下半天个开销勿会
超过几十元。大家抢了埋单。三日两
头碰了头个顾客也面熟陌生起来，
有辰光拼了一只台子吃咖啡，会有
老克勒或者小老板替侬会钞：“勿要
客气，下趟再碰到由侬来请客！”后
来单位搬到新个大楼去办公
了，老地方、老辰光个朋友就走
散了。我也是怀旧个，我还寻
回到东海去孵脱一歇。咖啡
座里已经呒没熟人。倒是
几个老服务员还记得我：
“长远勿见！侬个一班写文
章、拍照片个朋友呢？”现在
中央商场改建，东海咖啡馆
也人去楼空了。淡淡个、幽
香个咖啡味道仍旧拨
我一直记得老牢
个。唉，怀念。

上期沪语小考
答案

吃咖啡孵到东海去 文图 ! 阿仁


